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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论  文】 

大陆民族识别问题检讨1
 

 

《凤凰周刊》2012年第 9期 

 

2 月 13 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载了《对当前民族领域问题的几点

思考》一文，作者为中共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朱的特殊身份和他近期对民族问题的频频发

声，使这篇带有强烈前瞻指导意味的文章，被认为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今后民族政策的走向。 

朱开篇即以前苏联和南斯拉夫解体教训，展开对中国民族问题的探讨。在官方理论平台上，

朱文较有新意的地方在于，明确建议居民身份证中取消“民族”一栏，不再增设民族区域自治地

方，不搞“民族自治市”，推行各民族学生混校。 

此外，朱在探讨如何看待民族意识时，将防止大汉族主义与少数民族狭隘的民族主义一并提

及，谈到了民族问题中敏感而禁忌的另一面——内地服务机构对西藏、新疆人另眼相待。谈到狭

隘民族主义的表现时，朱认为官方使用“龙的传人”、“炎黄子孙”时，即汉族狭隘民族主义的体

现。 

朱文全篇仅 4000 字，其主旨和要点，大致体现了大陆学界 1990 年以来对民族政策反思中触

及民族理论和民族自治理论部分的成果，标志着大陆民族学界在这方面的探讨，终于影响到决策

中枢。 

因此，朱文最大的新意并非技术上的具体意见，而是理论上的突破。——虽然朱文几乎只字

未提及苏联民族学说和民族政策范式，但朱文建议身份证取消“民族”一栏和不再增设民族区域

自治地方，却是直指塑造了中国今日民族观念和民族政策的苏式民族学说理论的基本框架。 

讨论中国民族问题时，人们往往会忽视，今天中国大陆的民族概念、民族意识，民族政策及

理论，完完全全是苏联民族理论影响和塑造的产物。历 60 年来，其影响大陆人的观念之深，甚

至到了习而不察，认为理所当然的程度。 

譬如，中国有 56 个民族，早已在国人心中形成牢固印象，但此观念却是前苏联民族学说的

产物，是官方大规模民族识别和调查后，官方认定的结果。中国的 56 个民族，与其说是基于人

类学的结论，不如说是特定政治学作用的结果。  

民族身份政治化，是前苏联阵营国家的特有现象。在此阵营之外的其他世界，民族身份和民

族认同问题，官方不介入更避免进行政治标签式的认定。所以，在一切可表明其身份的证件上，

均不刻意记载其民族属性。 

从历史角度看，民族是一个时期的历史和文化现象，稳定是相对的，流动和变迁是绝对的。

官方介入民族身份的认定，即意味着民族身份的政治性固化。国家介入民族身份的认定，在人为

强化了各族群内部的自我认同的同时，也阻碍了不同民族间的自然交融与流动，削弱了国家认同。 

前苏联和西方国家虽有不同的民族学说和民族政策，但在对待少数民族文化时，曾有过相似

的政策和结论，基于刻意强调民族身份，而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刻意保护，在强化了其外在可见的

不同（服装、服饰、肢体语言）的同时，在心理上使少数民族难于融入主流社会，造就相对封闭

的集体心理，反而不利于其社会发展。 

近年来，欧洲国家在多元文化主义上大幅转向，正是基于这种反思：刻意保护多元文化，强

调不同文化的独立性，虽然政治正确，但实际阻断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融合，加速或人为制造

                                                        
1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2 年第 9 期第 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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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社会的分化，最终导致带有族群特征的冲突骚乱不断发生。 

而中国之所以识别并确定 56 个民族，又是因为要实践苏联的民族区域自治理论。 

从政治学理论而言，民族区域自治很难不被认为是多此一举，因为在一个奉行地方自治的国

家，地方自治本身就包含有民族自治所能提供的诸项内容，如果没有地方自治之实，则民族自治

亦成画饼。中国名义上虽实施民族区域自治，但迄今为止，仅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出台了民族

自治条例的实施细则，不能不认为，民族区域自治理论本身与中国现行体制有难于嫁接的地方。 

从历史角度而言，苏联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布尔什维克革命后，将本已独立出去的民族地方

重新纳入新国家的权宜性制度安排，并非严密推理和论证设计的结果。 

从该制度在苏联与俄国实践的结果看，它为苏联解体埋下了制度安排，在今天的俄罗斯，也

造成了不同自治实体间权力和利益分配的严重不平衡，以及中央与地方分权矛盾。 

中国大陆现今民族政策实施已逾六十年，从历史效果看，它根除了中国旧时代汉族与少数民

族之间、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与仇恨，为塑造今日稳固的国家认同居功至伟。 

若与西方国家做横向比较，无论是以中央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物质援助论，还是对少数民族的

优惠政策看，60 多年来的大部分时间，中国大陆都远远走在西方国家的前面。但以国家认同和

社会秩序稳定角度看，则中国大陆民族政策在物质上投入甚多，而效果上未有同样收获。 

今日中国大陆正值各种社会矛盾高发期，尤其在民族地区，任何社会矛盾都易上升变成民族

矛盾。近些年来，随着社会转型矛盾和国际环境变化，中国局部地区民族问题较为突出。在中央

继续加大帮扶政策和维稳措施时，亦应回过头来，从源头上重新审视检讨大陆民族政策。   

 

 

【论  文】 

没有身份的民族1
 

 

作者：赵家鹏 

 

大陆根据苏联学说进行民族身份认定，基于种种考虑，只认定存在 56 个民族，留下了穿青

人等一批对民族身份有争议的人群。 

李从国相信老辈人的解释：腕上三寸处，那圈浅浅的印痕，是当年穿青人被汉人掳骗捆绑所

致。李从国当过官，如今经商下海，事业颇顺却为身份所苦。他的身份证民族一栏标记为苗族，

但他总要向人摆手解释：“我不是苗族，我是穿青人，穿青人第一个博士。” 

以前，对方追问“穿青人是什么”时，李从国会毫不犹豫地撸起袖子，展示臂上勒痕，如今

身体发福，“勒痕”不再明显。 

在大陆官方民族统计中，穿青人被认作汉族，不在 56 个民族之列。多数穿青人对此并不认

同。在民族学界，穿青人这个族群被称为“已识别待定民族”。 

据大陆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穿青人主要分布在贵州省西北部的毕节、安顺及六盘水市等地；

贵州省内穿青人口约 67 万，占全省人口 1.7％，以织金和纳雍两县最多，分别为 23 万和 22.5 万，

与其他民族处于大杂居小聚居。 

    被识别成汉人 

出生在黔西小县织金的张成坤，虽年逾古稀，仍记得幼年时，堂屋中的五显神坛总是格外庄

重，梳三把头的祖母告诉他，这是穿青人的神。稍大一点，他目睹镇上族人常与汉人打架，大家

                                                        
1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2 年第 9 期第 30-33 页。 


